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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我正读小学。当
时能看电影的机会不多。大约到高年
级，才开始参加班级购票，看过几部电
影，如国产片《铁道卫士》、外国片《列
宁在一九一八》和《海岸风雷》等。

我们桥头街小学距离长风剧场和
山西剧院最近，所以每次非此即彼。
凡带“剧”字的影院，前台必有能演戏
的舞台，属于双功能吧。当时都是连
排的硬木椅，每排大约 34个座位，单双
号左右分开，前后共 30多排，一般剧院
容纳千把人没问题。

小学生们在电影开场前好吵呀！
拿到票后，提前两三天就兴奋上了。
当天，都早早进场找座位，比上课的积
极性高多了。前后左右之间叽叽喳
喳，调皮的男生们还会相互追逐打
闹。直到预备铃响起，才会逐渐安静
下来。

1976 年，我当了民办教师。张凤
英校长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教育，限于
当时条件，进行思想教育，看电影最合
适。于是，每学期要组织师生看一两
场电影，题材都是符合儿童特点的正
能量电影。看电影那天，来自起凤街、
海东、铁匠巷、大水巷等 20多个班级的
一年级小学生，排成两路纵队，队伍前
后各有一名老师照护，从四面八方朝
着长风剧院或山西剧院汇聚，全是稚
嫩的祖国花朵，大街上开车的、骑车的
和行人纷纷驻足让路。那真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呢。

为了保证剧场秩序，张校长要求
在开映前 20分钟到场并安排学生坐定
位置，然后由一位音乐老师带着唱
歌。老师站在前面打着拍子，小学生
们童声清脆，歌声嘹亮。歌曲一般是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准备好了
吗？》《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等，除

了唱这些最熟悉的，也教新曲子。最
后五分钟让学生们上厕所，回来电影
正好开场。

小孩子们看电影，神态很外化。
比方，看到《英雄儿女》里朝鲜族大爷
在战火中艰难地抬着受伤的志愿军战
士王芳时，全场会齐声高喊“加油！”

“加油！”；《闪闪的红星》中，当看到某
个镜头时，全场响起“胡汉三，大坏
蛋！”的怒吼声；特别是在《地道战》《地
雷战》《南征北战》等影片中，每当看到
我军把敌人打得四散逃跑时的画面，
小朋友们便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整齐而
响亮的掌声，并伴着欢呼声。他们脸
上的表情是那么真诚，他们的爱憎是
那么鲜明。

电影院里查票的、领座的工作人
员，只要是我们学校包场，他们就可以
稍事休息了。唯有放电影的师傅，要
始终站在机房里操作，那也是他最愉
快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因为在放映
中，满场的学生娃娃与他产生了共情。

回到学校，大家下课后的话题大
都围绕影片展开，最喜欢哪个情节？
最敬佩哪个人物？最憎恨哪个坏蛋？
讨论要延续好长时间。现在想来，这
样的学生集体观影，对树立孩子们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效果相当不错。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
就连小学生的文化生活都多元化了。
去看电影于他们而言，不如在手机上
看动漫、打游戏更有兴趣。现在看电
影也成了高规格享受，原先的电影院
都被隔成几个小型放映厅，能同时放
映不同的片子。每个影厅约 200 余个
座位，座椅是舒服的沙发式，扶手上可
以放水杯，而且冬夏都有空调。但我
还是很怀念那个年代领着学生坐在电
影院的味道和感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匮乏，看电
影便成为人们娱乐的首选。

电影院门票为一角至两角钱，只要电影院来了新
片，影院门前便热闹起来。新片要连续上演几日，早
场夜场连轴转。先睹为快当然让人兴奋，但买票最辛
苦，这是一个“力气活”，除了排队，还得有强壮的体力
去挤窗口。

排队买票是老电影院的一道风景线，小小的窗口
前排着一列长队，有的还带着小马扎。那时还限购，
一人只能买一张或两张，不然有人就大包大揽，成了
票贩子了。我排过队，很苦，排着长长的队，眼巴巴地
望着窗口，如果买到票还是值得的，但如果排了好长
时间队，终于挤到了窗口跟前，突然从售票口冒出一
句“没票了”，心情那个沮丧。队伍一下子被冻住了似
的迟迟不散，然后有人不甘心地跑到窗口，大家问的
都是同样一句话：不会吧，真的没有票啦？好像奇迹
会发生在下一秒。买到票的人则个个眉开眼笑。

进入电影院，一颗激动的心就归港了。当所有的
灯光熄灭，一束光柱打在白色的银幕上时，电影院里
霎时安静下来，大家的眼睛齐刷刷投向银幕。

来电影院当然是看电影，但电影院还有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你看到有
意坐在后头、黏在一起的一对男女青年，就是借看电
影之名行恋爱之实的。当年恋人们追过的电影院要
数位于钟楼街的大中剧院最为理想了。大中剧院与
其他剧院并无差异，只是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别
的影剧院多是面临通衢大街，门前广场开阔平坦，而
大中剧院却位于大中市商场背面，既不临街也没广
场，走到小巷尽头，一上台阶便是剧院大门，这里没有
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小商贩的叫卖声，在这里牵
手的两人遇见熟人的几率大大降低。

电影散场，叽叽喳喳的人们如潮水般从电影院里
涌出。

影院门前小吃摊的热闹并不亚于影院里面，卖爆
米花的，卖瓜子的，卖甘蔗的，卖冰糕的……直到半夜
最后一场散毕，门前才安静下来。

许多老电影的故事情节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却
历久弥新。如《小兵张嘎》中活捉白吃西瓜的胖翻译、
《地雷战》里装扮成村姑骑驴偷地雷的鬼子，这些逗人
的场景时常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经典台词更是让人
记忆深刻，如：《南征北战》中的“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地道战》中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渡江侦察记》中
的“香烟、洋火、桂花糖”，《林海雪原》中的土匪黑话
等，至今想起还会让人忍俊不禁，脱口而出。

老电影院的故事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上世纪 60年代中后期，有几年我
们学校不开课。我们邻里间的孩子
每到夜晚便成群结队到电影院看演
些啥。

我家住在小东门外的铁路宿舍
区，尽管大院里经常放映露天电影，
但我们总还是觉得电影院里的影视、
音响效果好。于是，附近的太铁俱乐
部、军人俱乐部，几乎都快被我们挤
破大门了。5 分钱一张的学生票，我
们常常买不起，只好假装拥挤在电影
院门口看热闹。影片放映到一半以
后，把门的大叔有时也会睁只眼闭只
眼，由我们混进去看几眼。黑灯瞎
火，找不到空座位，我们就站在过道
观看，有时难免没头没尾，大家依然
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很多中外电影不再上映，影
院翻来覆去上映着仅存的几部老片
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
有由样板戏翻拍的电影，每部看了不
下 10遍。看的次数多了，记住了不少
演员扮演的角色，其中的一些经典台
词和动作慢慢就印刻在脑海里。

《地道战》中，日军指挥官山田自
以为是分析战局。汉奸汤司令的扮演
者刘江戴着一口夸张的假牙，点头哈
腰给日本鬼子拍马屁：“高，实在是
高！”以后，我们在夸赞别人的时候，经
常冷不丁地就会冒出这样一句台词。

在《地雷战》里，鬼子被地雷炸怕
了，派出汉奸冒充八路军侦察员，从儿
童团成员嘴里骗出了口实。从此，“不
见鬼子不挂弦”这句话就成了我们的
口头禅。

《南征北战》中，国民党李军长在
摩天岭覆灭前的哀求：“张军长，看在

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我们大多
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

那时候，我们连故事情节有些都
看不大明白，但却总能牢记其中的一
些台词，灵活运用到生活之中，并使其
变成流行语。

《秘密图纸》是当时的一部反特
片。一个窃取秘密图纸的特务在我方
警察前来调查时突然变得很生气。警
察厉声质问，敌特结结巴巴地慌忙掩
饰：“谁火……火……火……火了？”我
们有几个同伴竟然模仿得一模一样。

在《小兵张嘎》中，嘎子跟老罗叔
化妆成卖西瓜的村民，来到日本鬼子
的据点旁侦察。胖翻译官大摇大摆走
到嘎子和老罗叔西瓜摊前，顺手拿起
一个西瓜砸开就啃，吃了两口觉得不
甜，又去砸第二个。“别说你几个烂西
瓜，老子就是在城里吃馆子也不掏
钱！”老罗叔一语双关地警告：“别看今
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上世纪 70年代初，一些友好国家
的译制片被引进国内，其中一些经典
台词，我们也能够随口说出。《宁死不
屈》反映的是二战时期意大利法西斯
占领下的阿尔巴尼亚。一位男学生在
教室黑板上画了幅漫画，讽刺独裁者
墨索里尼总能为侵略找出各种理由和
借口。这位男生跳上桌子大喊：“墨索
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
理，永远有理！”打这以后，小伙伴在一
起辩论问题，辩不过就大声叫喊“墨索
里尼”。

上世纪 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
不大记得这些电影台词，更不太可能理
解就那么几句话，就那么几句台词，竟
值得我们这些50后和60后永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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